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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一直一直往前开，载着过路的云彩与星
海，载着日与夜的白与黑。

一里又一里的铁轨延长着，在如春雷般的轰
隆隆里，在驶出车站的鸣笛声中，刚刚入职还不
到一周的汪新，像那蒸汽机车开动时咕嘟嘟散发
的浓烟似的，热血升腾，激情澎湃。

1978年的这个春日，唤醒的何止是春泥化
开后的残雪，还有汪新的童年梦想。立志做一名
人民警察，是汪新这些年持续不断的动力，现在
梦想得以实现，他拥有了自己想象中的样子。

小时候，汪新调皮捣蛋，长得却可人疼。他像
母亲，皮肤白皙，大大的眼睛闪着光。若不是汪新
太过顽劣，母亲打心底里是想把他当女孩子养着
的。即使这样，汪妈妈还是会喊他“小白月亮”，这
是属于母亲的称呼。

母亲去世后，汪新与父亲相依为命，可能是
跟谁久了外貌就随了谁的缘故，汪新的样貌越来
越像父亲。当警察需要磨砺，一路摸爬滚打下来，
汪新的皮肤黑了不少，五官棱角分明，多了几分
不符合年纪的凌厉，只有那双眼睛，清新如月。

平时，汪新不苟言笑，面对普通群众和大院邻
里时，他的热心与亲和力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

想母亲的时候，汪新就会对着镜子照照，再
瞧瞧小时候与母亲的合影，依稀还能听见母亲呼
唤“小白月亮”，记忆仿佛就在昨天。

如今，汪新和他的同事一样，撞入人海，在南
来北往的路上，投身于汹涌的人潮。

东北味儿的春天，乍暖还寒。
车厢里拥挤不堪，严重超员，车座上坐满了

人，车座下、车座靠背上、行李架上躺满了人，过
道站满了人，大家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乘客有睡觉的，有聊天的，有看报看书的，有
嗑瓜子的，有下象棋的，有织毛衣的，有纳鞋垫
的，还有喂兔子喂鸡的……

汪新伴随着嘈杂的声音巡视车厢，听着车厢
里播音员正气凛然地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
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
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

年轻的乘务员蔡小年一边拎着水壶给乘客
添水，一边不停地吆喝着：“南来的、北往的、佳木
斯的、鹤岗的，棉纺的、工厂的、马上接班上岗的，
下乡的、插队的、回城没找到单位的，宾缝的、犯
法的、成天投机倒把的……”

乘客的喧哗声、孩子的哭闹声以及鸡叫声满
满当当地搅和在了一起。汪新深吸一口气，感到
整个人都被挤扁了，真是寸步难行。车厢拥挤不
堪，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方，想得到想不到的地
方，都塞满了人。

乘客前胸贴后背，每个人都看似一动不动，
仿佛又在暗自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保持自己的
方寸之地。汪新恨不得把自己的身体缩成纸片，
挤一挤总还是有缝隙，他艰难前行。

突然，汪新前面的人群骚动起来，一只鸡扑
棱棱地飞了起来，拍打着鸡翅越过人群。乘客瞬
间乱作一团，尽其所能，各显神通，纷纷举手跳着
抓鸡，可是谁也抓不住。

鸡像是抖了起来，有种不可一世之感，嚣张
地在人们头顶、肩头乱飞。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警帽猛地扣在了
鸡的头上。刚刚还高昂着头颅的鸡，像是被雷劈
了似的，耷拉着脑袋被汪新提在了手里。

此时，警帽已经戴在了汪新头上。
给鸡盖帽的速度一气呵成，快如闪电。被鸡

扑棱过的乘客身上落了鸡毛，他们被汪新那双手
惊得目瞪口呆，大家纷纷朝汪新看去，空气中像
是还残留着他出手时一掠而过的劲风。

汪新穿着崭新的警服，胳膊夹着工作包，刚18
岁的年纪，正是少年意气风发时。他的一双眉眼流
光溢彩，那是青春的印记，是少年璀璨的绽放。

也许是鸡也怕强人，它在汪新手里，老老实
实的，听话得像只假鸡。鸡主人讪讪地说：“嘿嘿，
同志，这是俺的鸡，你可把它捉住了，谢谢你啊！”

汪新扫了鸡主人一眼，把鸡举起来，正色道：
“自己的东西得看住了，不能弄得到处乱飞，这要
是伤着人，怎么办？”

鸡主人赔着笑脸说：“实在不好意思，这回，

我一定把它五花大绑！”
汪新抓着翅膀把鸡递到主人手里，清清嗓

子，对着车厢喊：“没事了，没事了，大家都回到自
己座位上去，注意安全。”

汪新话音一落，旁边的几个乘客，缩回自己
的座位，继续嗑瓜子聊天。

“怪不得人家是警察，出手就是准。”
“人家那双手是干啥的，是抓坏人的，逮只鸡，

还不容易吗？这就叫杀鸡用了牛刀，大材小用。”
乘客议论的声音此起彼落。
有个小孩喊：“是小题大做。”妈妈制止说：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汪新整了整帽子，抿嘴一笑，夹着工作包见

缝插针地抬脚朝前挤去。
汪新刚过了一个车厢，就看见一个满头是汗

的男人站在座位前，高声地喊：“我的包呢？我的
包被偷了。”

汪新赶紧扒着车座靠背，挤到男人身前问：
“同志，你先别着急，我是警察，你跟我说说具体
情况。”

那男人一边比画一边语无伦次地说：“我打
盹儿了，唉，就睡着了。一睁眼，抱在怀里的包就
丢了！”

汪新听罢，环顾四周，说：“包是从你怀里丢
的，也就是说，偷包的人就坐在你旁边，你还记得
周围都坐过什么人吗？”

汪新一问，那男人更有点急了，连忙说：“我
哪能记得？我上车就睡了，这车一会儿一到站，不
知道都换多少人了。”

汪新望向周围乘客，问道：“大家有人看见谁
偷了他的包吗？”

旁边的人们都忙不迭地摇头。汪新见问不出
什么，便从工作包里拿出记事本和笔，询问男人
做起笔录。“乘客王国富，男，丢失一只黑色皮革
包，上面印着‘上海’字样，丢失时间不详。”

汪新见王国富急得气都喘不匀，关切地问：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三个烧饼！”王国富回答道。他指着汪新的
包，说尺寸大小差不多。王国富真是急眼了，汪新
惊讶地看向他，感觉丢的东西不像三个烧饼这么
简单。王国富见状连忙补充说：“还有半条人参
烟、一包药材！”汪新低头唰唰地在本上记录着。

呜呜呜，火车的长鸣从车头悠悠传来，王国

富伸长脖子往窗外看去，车外的树影蹿得慢了下
来。

王国富的心火往外冒，一把摁住汪新的手，
恳求道：“警察同志，你先别写了，火车马上要到
站了，你赶紧地把包给我找回来吧！”

汪新琢磨片刻，说道：“你跟我来。”
王国富忙拿起行李，跟着汪新朝前走去。汪

新带着王国富，在乘客之间奋力挤着，不忘细致
地观察周围乘客，寻找王国富那个黑色皮革包。
他们好不容易挤到车厢连接处，碰到了蔡小年。

“汪新，有案子了？”蔡小年问道。他和汪新同
在铁路工人大院内长大，比汪新大几岁，看待汪
新像是弟弟。“小年哥，你看见有人背黑色的上海
牌皮革包了吗？”蔡小年摇了摇头说：“火车马上
到站了，不好找了。”

望着越来越拥挤的乘客，汪新寻思片刻，对
王国富说：“同志，到站后，咱俩先下车，你跟住
我。”王国富满心的希望都寄托在汪新身上，头点
得连腰都弯了下去，他忍不住地喊：“我的包啊！”
对于王国富来说，丢包如同丢了半条命。

火车进站了，沿途的风景在火车停下来的那
一刻，变成静止的画面。车上的人看着窗外，只有流
动的人群；事物在不同的眼睛中，呈现不同的世界。

副司机老吴看了看司机老蔡，转身下了车，
提着长嘴油壶，去给火车各处浇油。“要想马儿
跑，还得给马儿好好喂草。”老吴边认真检查边念
叨着。

老蔡坐在驾驶位上，漫漫长路，人到中年，难
得片刻悠闲。他拿着水壶，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
又把水壶递给了牛大力。牛大力接过水壶，仰头
灌着，水顺着他的下巴流淌下来。

牛大力是司炉工，他刚检查过煤炉，满脸黑
灰，让他本就黝黑的皮肤，更是黑成了锅盖。牛大
力人如其名，喝水如牛饮，干活如牛般卖力，他的
汗水从始至终都没停过。

牛大力与蔡小年、汪新，都在一个大院生活，
他年龄最长。现在，他们仨在一趟列车上。青春走
向前，雾裹前路。

火车一站一站，赶路的人，生命之河流向一
个又一个节点。

车厢门打开的那一刻，汪新率先带着王国富
下了车，他飞快地和车站警察打过招呼，就远远
地站着，目光如炬盯着车厢涌下的人流。

乘客带着他们的大小包裹，脚步匆匆。汪新
提醒王国富，让他注意一下，警觉着点，哪怕是有
和他的包相像的，都别放过。

就在这时，汪新看到一个男乘客背着一个黑
色皮革包，伸手一指问：“那个包，是你的吗？”王
国富忙看去，失望地摇了摇头。

车站的警察也加入了搜寻，人群中有人多了
几分慌张。汪新敏感地察觉到了一个男乘客有意
闪避的动作，定睛一看，只见他背着一个黑色皮
革包。那人步伐凌乱，汪新一下蹿到他的面前，速
度之快，如离弦之箭。就在王国富还在纳闷之时，
汪新已强行把那人的包翻过来，包上赫然印着

“上海”字样。
王国富立刻反应过来，激动地喊着：“就是这

个包，他偷了我的包！”
那人眼中闪过一丝慌张，随即镇定下来，装模

作样地说：“谁偷你包了，你这人，怎么胡说八道？”
那人的小动作没有逃过汪新的眼睛，他面不

改色地说：“同志，请你打开包，我要看一下。”“这
是我的包，凭啥给你看？”“我是警察，有这个权
力！你要是不想配合，那就跟我走一趟。”

那人一听汪新要带走他，顿时瘫了下来，唯
唯诺诺地打开了包。

王国富探头看了个清楚，那不是他的包。对
于误判，汪新很是惭愧，诚恳地向那人道歉，心里
忍不住感叹：“看来，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
要走的路，还有很远。”

那人腿肚子转筋，直到走出车站，心里仍不
住嘀咕：“若不是犯过事儿，刚出来不久，哪能一
看到警察就腿软，不听使唤。今后，得做个堂堂正
正的人，才能站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虚得慌。”

王国富的包还没找到，他又嚷了起来，像催
命似的催汪新。包找不回来，可真是要了他的命。
汪新不停地在出站口的乘客中搜寻，可惜王国富
的那个包依旧难觅踪迹。

时间不等人，眼看着快要开车了，王国富绝
望地望着汪新问：“同志，车要开了，我的包是不
是找不回了？”“我们先上车。”

对于王国富的问题，汪新无法回答。作为一
名人民警察，他内心渴望的是，让群众的财物物
归原主。面对王国富不停的询问，汪新无法给他
答案，也无法给自己答案。汪新闭口不言，上了
车，径直朝广播室走去。

《《南来北往南来北往》》（（书摘）

□高满堂 李 洲

《花灯调》（书摘）

□刘庆邦

春三月，山沟里的杏花开了，山顶还是寒凝
冰封。那些杏树不是人种，都是鸟种；不是家生，
都是野生。春来开花，不是谁让它们开的，它们
自己觉得可以开，就自然地开了。它们开花，也
不是为了给哪个看，不管有没有人看，它们只管
开，白天开了，夜里接着开。淡淡的花香在山间
弥漫，苦吟吟的，甜丝丝的。正是这样的杏花，让
人一见，就喜得发惊。山顶的竹子在冬天也不落
叶，似乎一直在带叶修行。虽说竹子的叶子一年
四季都是绿的，可在冬天和春天有所不同。冬天
的竹叶是燥色，一点儿都不明亮。到了春天，地
气上升，春风一吹，叶片才一点一点变得明亮起
来。竹子的叶子不是新发，不像别的树木那样落
去旧叶换新叶，它们发的是内功，内部的血脉流
动，就可以让原有的叶子焕然一新。此时，竹笋
还在地下鼓动，没有钻出地面，竹梢上还留有一
些未化尽的残雪。竹子得到春的消息，仿佛已等
不及春风的吹拂，它们自己弹起竹梢，把上面的
残雪弹落，任破碎的雪块儿纷纷落在竹林根部的
地上。一群麻雀飞进了一片竹林，它们嘴尖舌
快，嘁嘁喳喳，在争相发言。它们像是就某一个
问题发起了争论，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又
像是并没有预设的讨论主题，自说自话而已。不
知它们遇到了什么新的情况，大家一哄从树林里
飞走了，集体飞向另外的地方。

据历史记载，十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
海，海里只有波浪和鱼龙。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的
起伏、颠覆和切割，海水退去了，这里变成了十
万大山。海水没有了，但天上下雨地上流，水还
是有的，只是水的形态变成了河流和湖泊。别
看水是软的，山是硬的，天长了，日久了，水流却
可以改变山岩，使有的山变高，有的山变低；在
有的山上开了门，有的山上开了窗。河山相连，
山水相依。水可以改变山，同时也可以塑造
山。这儿的山里有一个溶洞，洞顶有一滴水珠，
水珠以亘古不变的均匀速度，日复一日、月复一
月、年复一年地向下滴落，几万年下来，竟在洞
底的地上形成一座拔地而起、体高数尺的石
塔。有道是水滴石穿，这里正相反，是水滴石
长。因水里含有碳酸钙，久而久之，碳酸钙积累
下来，就长成了琉璃宝塔样的钟乳石。看到这
样的奇特地貌，在不可思议之余，人们往往会想
到鬼，想到神，说是鬼斧神工。其实这跟鬼神一
点关系都没有，都是自然的造化、时间的作用，自
然就是鬼神，时间就是神鬼。

这天一大早，向家明从市里乘车，往一个叫
高远村的山村赶。车是向家明所在单位的一辆
公用越野车，车的一侧书有红色的“人民检察院”
字样，车顶安有警灯。这是检察院的领导特意给
向家明派的一辆专车。向家明的职务只是检察
院的一个科长，按说下乡时她还没资格坐专车。

领导之所以破例安排一辆送她去高远村，一是对
她下一步的工作抱有期望，二是去高远村山高路
远，山路崎崎岖岖，去一趟不容易。

一年前的2015年春天，向家明正在检察员
和公诉人的位置上干得好好的，被临时抓差补
缺，派到一个贫困村当驻村第一书记。她没有辜
负领导和大家的期望，一进村就开足马力，干得
马不停蹄。她充分利用自己在市里工作的资源
优势，很快把上上下下的脱贫攻坚积极性都调动
起来。在上级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协助下，经
过全村村民的共同奋斗，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全
村的人均收入就达到了国家规定的脱贫标准，摘
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当年年底，向家明被评为市
里的优秀共产党员和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既然
完成了驻村帮助脱贫的使命，按照市里关于驻村
轮岗的规定，向家明可以理所当然地回到检察
院，穿上板正的检察制服，继续做庄严的检察工
作，并可以天天回家，过方便而优越的城市生
活。然而就在这时，高远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因事
回城去了，急需另派一个人接替第一书记的工
作。检察院的领导考虑到向家明在驻村工作中
成绩优异，并积累了脱贫工作的经验，就征求她
的意见，希望她能去高远村当第一书记。向家明
说，既然党组织这么信任她，那她去吧。征求向
家明意见的是检察院的党组书记，书记说：你驻
村刚回来，院里本不该再派你去驻村。可院党组
在全院党员中挑来挑去，还是觉得你去当第一书
记最合适。我们这样做有些鞭打快牛，对你来说
可能有些不公平。我的意见是，你不必马上答
应，先去高远村看一看，回头咱们再商量。你要
是实在不愿意去，院里不会勉强你。书记提醒向
家明说：高远村是咱们全省为数不多的深度贫困
村之一，我去那个村看过。在去之前，我不太理
解什么叫深度贫困，不知道深度是深到什么程
度。去高远村看过才知道了，那个村的贫困是谷
底的贫困、探底的贫困，是贫困到不能再贫困。
高远村脱贫攻坚的艰难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向家明同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说到这里，书
记见向家明面色有些凝重，微笑了一下，问：你不
会被我的话吓着吧？

向家明说：不会的。我害怕老鼠，不害怕贫困。
为向家明开车的是一位有着多年在山区驾

驶经验的师傅。上车后，向家明问师傅以前去没
去过高远村，师傅说去过。向家明问，从市里到
高远村有多远，师傅说，直线距离大约60多公
里。向家明乐观地说：不算太远，这个距离估计
两个多钟头就跑到了。师傅摇头，说不行，保守
估计也得跑四个多钟头。向家明问为什么，师傅
说因为去高远村没有路。师傅的回答让向家明
觉得有些可笑，她说：鱼在水中游，车在路上跑。
没有水，鱼就不能游；没有路，车在哪里跑呢？师

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高远村与山外不通公路，
连简易的硬化路都没有，都是一些原始性的砂石
路。在这样的路上，车像老牛爬坡一样，根本跑
不起来。

进了山向家明就感受到了，师傅说得不错。
砂石路坑坑洼洼，布满滑沙和坚硬的石子，车轮
碾在上面，一弹一跳，像猴子玩杂技，一点儿都不
踏实。山路弯弯曲曲，弯子多得数不胜数。人说
羊肠子的弯弯多，这里的弯弯恐怕比羊肠子的弯
弯还多。车子刚转过一个弯，以为该走一段直路
了，不料又一个弯道马上出现在眼前。向家明听
说过，这里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今日走
在山道上，她有了新的体会，觉得应该在前两句
评价的后面再加上一句，叫道无三尺直。路上弯
道多，车子只能随着弯道拐来拐去，甩来甩去，向
家明觉得自己的头都被甩晕了。山里海拔落差
很大，低的地方有几百米，高的地方恐怕超过了
两千米。车子跟着海拔的落差起起伏伏，山路

“下海”，车子也得往“海里”扎；山路入云，车子也
得使劲儿往高处拔。有一段路一路下坡，向家明
眼看着车窗外有了农舍、炊烟、水塘、竹园和鸭
子，以为车子总算开到了人间，离高远村应该不
远了。可司机师傅却没有任何停车的意思，一踩
油门，又向高处爬去。爬到又一个山顶，向家明
偶尔往下一看，见刚才走过的路变成了一道时隐
时现的灰线。山道还非常狭窄，对面走过来一头
牛和一个拿着树枝放牛的人，车就得停下来，等
牛和人走过去，车子才能继续往前开。如此逼仄
的小道，还常常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万丈深
渊，真乃处处危险，步步惊心。当一个农妇领着
三只山羊并背着一背篓青草走过来时，师傅又不
得不把车子停了下来。趁车子停下来时，坐在副
驾驶座位上的向家明解开安全带对师傅说，她到
后面的座位上去坐。在师傅开着车时，她见师傅
的两只眼瞪得像铃铛一样，开车开得全神贯注，
她一句话都不敢跟他说。趁车子停下来的工夫，
她才提出到后面坐。坐在前面时，面对道道深
渊，她老是心惊肉跳，担心车子会一头栽进深渊
里去。坐在后排座，用师傅的驾驶座位挡住她的
视线，虽说有掩耳盗铃之嫌，但恐惧总算减轻了
一点点。

就这样，等越野车开到高远村的村委会门口
时，五个多钟头过去了，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还好，这天没有下雨，太阳在薄云中时隐时现。
飘动的云彩，使投射在绿色山峦上的影子变得深
一块，浅一块。接到镇里通知的老支书和年轻的
村委会主任，早已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等候。老
支书叫夏方东，村委会主任叫尚应金。他们得
知，向家明在另一个村当过驻村第一书记，只用
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帮助那个村实现了脱贫。
他们还听说，这个女书记厉害得很，比当年的花

木兰和穆桂英都厉害。女书记之所以要到高远
村看一看，就是下一步有可能来任第一书记。镇
领导对他们交代，要他们把态度准备好，对向书
记的欢迎和招待要热情一些，争取给向书记留下
一个好印象。谁都害怕贫穷，谁都喜欢脱贫，老
支书和村主任也不例外。一听见汽车响，二人赶
紧从屋里迎了出来。他们看见一个女的从车上
下来，料定她就是他们要欢迎的向书记。见向书
记的手又白又小，把自己的手搓了搓，只以笑脸
表达欢迎，没敢跟她握手。村委会的办公室是一
座三开间的两层木楼，木楼显得有些陈旧，廊柱
和门板都黑得失去了本色。他们对向书记道了
辛苦，请她到办公室里歇息。办公室的东间屋只
有一盘煤火，火炉上盖着铁盖，看不见明火。从
铁盖那里往周边扩展，扩成了一张铁板圆桌，圆
桌一角竖起一根茶杯般粗细的烟筒，煤烟子通过
烟筒排到室外，屋里也闻不到煤烟子味儿。整个
办公室里暖融融的，表明炉火里的煤火一直在燃
烧着。圆桌上放着几杯早就煮好的茶，因连着煤
火的铁板圆桌有保温功能，茶就不会凉。人在不
会凉，人走了茶也不会凉。

既然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饭是必须吃的。老
支书和村主任早有准备，煤火上温着一锅早就蒸
好的白米饭，还有一锅白水炖老豆腐。老豆腐是
当地的做法，豆腐还是豆花儿时，里面就放进一
些切碎的青菜，压成豆腐块时，青菜与豆腐成为
一体，看上去白里有绿，绿里有白。他们做豆腐
时不过油，连盐都不放，就那么用白水一煮就行
了，汁是原汁，味是原味。要招待向书记，没有肉
可不行。村主任打电话在附近镇上的饭馆订了
一份烧羊肉，托人骑摩托车把羊肉送到村委会。
别看镇上离高远村只有十几里，因山间小路难

行，等烧羊肉送到村委会，至少需要一个多钟
头。向家明说她不爱吃肉，不同意给她订羊肉，
说午饭吃不吃都没关系。可老支书和村主任态
度坚决，不容推辞。镇领导安排他们要把态度准
备好，坚决让向书记吃到肉的态度，也是他们所
准备的态度之一种。老支书说：向书记，我们欢
迎你到我们高远村当第一书记，第一顿饭光让你
吃点素菜可不行，我们心里过意不去。

向家明说：我只是来高远村看看，是不是到
这个村当第一书记，还不一定呢！

老支书和村主任互相看了一下，老支书说：
到我们这里来一趟不容易，就算你是市里来的上
级领导，我们也要招待你一下，给你接风洗尘。
我们还准备了一瓶当地烤的苞谷酒，等羊肉送来
了，我们陪你喝一点。

向家明对酒精过敏，向来滴酒不沾，别说让
她喝酒了，她一听带三点水的那个“酒”字，脸就
不由得红了一下。她连连摆手说：不不不，我从
来不喝酒。

司机师傅到屋里转了一下，端了一杯茶，到
外头一棵树下抽烟去了。

向家明到门口招呼师傅说：你在屋里坐一会
儿嘛。

师傅说：你不用管我，你们只管说你们的事
儿吧。外面空气好，我在外面站一会儿。

火炉周围放有几把木椅子，向家明和老支
书、村主任在椅子上坐下，老支书开始向她介绍
高远村的基本情况。高远村共 938 户，4829
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437户，2074人。截至
2015年年底，年人均纯收入876元，月人均纯收
入还不到80元，离国家所规定的脱贫标准差得
很远很远。说到这里，老支书说，高远村偏僻贫
穷，当年国民党的军队不敢走的地方，红军正好
可以走。红军四渡赤水时，有一部分红军曾在高
远村的树林里露宿住过一晚。红军还向一户姓
杨的村民家借过五石苞谷，并打了借条。

向家明听得眼睛一亮，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她说借条很有价值，很有意义，问：借条还在吗？

老支书说：杨家搬家时把借条弄丢了。
向家明说：借条是革命文物，可以证明老区

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啊，丢失太可惜了，太可
惜了！你跟杨家的人说说，再让他们仔细找找
嘛，要是找到了，咱们马上向市里汇报，可以送到
市里的博物馆去展览。

他们正说话，忽听得头顶的楼板上呼呼啦啦
一阵响。楼板比较薄，有的地方裂开了缝隙，上
面的声音显得很清晰，似乎伸手可及。向家明仰
脸往楼板上看了一下，顿时有些惊恐，问：楼上是
不是有老鼠？

老支书和村主任都听到了老鼠在楼板上奔
跑打闹的声音，也注意到了向家明惊恐的表情，
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都不敢承认屋里
有老鼠。有头发就有虱子，有屋子就有老鼠，老
鼠对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一点儿都不可怕。可
是，向家明是城里下来的女干部，他们担心要是
嘴不把门，承认了屋里有老鼠，有可能会把她吓
走。老支书像是想了一下，说：外面没有老鼠，咱
们到外面去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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